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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离心灵最近，当然，也离青春最

近。

20 世纪 70 年代，我刚刚跨入军营。

虽然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文学青年，但毕竟

由于特殊年代的懵懂岁月，我所阅读的文

学作品极为有限。能够说出来的也就是

《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几部战争传奇

小说，至于诗歌，几乎没有什么记忆。

然而，某次执勤过程中，我偶尔翻到

一本破旧的杂志，立刻被上面的诗句砸

中了——没错，是砸，脑袋里觉得“咣当”

一下，顿时就翻涌出好多的词汇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遗憾的是，杂志的残页上只留下半

阕。我既没搞懂这是词牌为《满江红》的

词而不是诗，亦不知作者传之千古的赫

赫声名。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

个年轻军人的远方，从此有了诗歌。

我的兵之初，始于云南边关。到部

队的第一课，讲的就是“我们守卫的地

方，有八千里边防线”。这不就跟诗里写

的一样吗？尽管我的年龄离“三十功名

尘与土”还远着呢，那么，改为“十八”又

何妨。

那时写信有个流行的习惯，就是在

信封背面根据自己和收信人的关系，写

一句诗，显得亲近和有品味。比如给同

学就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寄战友

则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等。

不用说，我此后寄出的信封背后，当

然一定就是“十八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

云和月”……

更重要的是，在以后头顶骄阳暴雨

训练执勤、脚踩红土泥泞巡逻跋涉的军

旅生涯中，我开始痴迷上写诗，并且非

常固执而坚定地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

想——成为一个诗人。

连队办黑板报，每周更新。指导员

特意指示，在黑板的左下角辟出一块专

门 的“ 版 面 ”交 由 我 主 办 ，叫“ 青 年 诗

抄”。这让我有了几分小得意，但也难免

时常为“声名”所累。

在以信件为主要信息交流方式的年

代，连队每周三晚上是专门安排的写家

信时间。每到这时，我就可以享受到递

烟倒水的待遇。很多战友文化程度不

高，但每每和女同学、女老乡通信时，又

想整出点情调来。于是，为这些信件“配

诗”竟让我有了“小诗人”之称。其实，由

于大多数人的关系尚处于朦胧状态，加

之当时表达感情都比较含蓄，所以，只管

找些暖色的词句堆砌押韵就可交差。笔

下那些“云中凝雨、风里有话”的顺口溜

一日数首，亦属常事。

“诗人”自己当然要进行创作，题材大

都是和工作任务相关。比如，实弹射击后

肯定得写一写“战士与钢枪”；完成巡逻后

“边界夜巡”当然是必选题；时逢老兵退伍

一定要用“永远的岗楼”感而慨之……

许多年后，曾经写下的那些不论算

不算诗的句子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即便

是整理书柜时翻到当年刊登在报刊上的

旧作剪报，扫上一眼便赶紧翻过，那感觉

绝非一个“窘”字了得。

但是，“少年心事在天涯，边关风雨尽

笔下”。那些曾经与青春一同涌动的诗

意，那些伴随人生的诗歌岁月，带给我心

灵的温度、热度、亮度，却始终炽热于心

头，远远超出和取代了稚拙的诗句本身。

正因为如此，我依然热爱诗歌。随

着改革开放和文艺春天的到来，我更是

被一首首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抓住眼

球、直击心头。

然而，却有这样的几首诗在我心中

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我视为永远的诗

歌经典。

我 曾 在 边 防 部 队 任 参 谋 ，虽 然 属

于“ 跨 界 ”，但 我 从 来 没 有 放 弃 对 诗 歌

写 作 的 努 力 。 巧 得 很 ，我 的 一 位 首 长

的 孩 子 —— 一 个 叫 刘 光 的 高 中 生 ，不

仅 也 爱 好 文 学 而 且 成 为 我 的 拥 趸 ，常

把自己写的诗文交我评点。我当然是

抓 住 机 会 ，总 是 尽 情 显 摆 自 己 那 点 可

怜的文学知识。

后来，我被调到军区报社任副刊编

辑。刘光也入伍、上军校、毕业回南疆，

成为边防一线侦察连的副连长。其间，

他给我寄过几次诗稿。那时正盛行朦胧

诗，我觉得他的诗过于直白，所以就压下

来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只不过是一段

少年往事。但是，1981 年 12 月 5 日，在

执行侦察任务中，刘光为掩护战友血溅

边关，22 岁的青春与诗情，永远地凝固

在红土地上。

紧接着，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

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采写这个

典型时，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一首我退回

去的诗——“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

我埋在边境，不，这里不是多了一座坟

墓，而是一座兵营。”

多年来，这事一直搁在我心头。不

光是没有刊发此诗，而是我并未真正理

解一个戍边士兵的诗意、没能读懂一个

青年军人的诗心……

作为编辑，少不得收到许多来自南疆

红壤、边关丛林的文学作品。1981年的夏

天，有一位叫韦建勇的壮族战士寄来了诗

稿。读后觉得尚有可打磨之处，就斟酌着

说了一些鼓励之语和修改意见。

可是没想到，待再次收到诗稿，竟是

浸血的遗作——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

中牺牲后，战友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了那

篇勾勾画画，显然是正在修改的诗作《这

一夜》：“带着寒意的春风哟/请捎给祖国

一句话/战士的身躯就像巍巍长城/战士

的枪刺更似重重剑麻……”

我流着泪编发并写下长长的按语。

这诗，从此就刻在我心底。

1984 年，云南文山有一个叫王建川

的文学青年入伍了。在艰苦危险的戍

边任务中，他一直笔耕不辍地坚持在日

记本上写诗。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

有一个浪漫之愿——要把写满诗歌的

日记本和军功章一同献给母亲作为生

日礼物。

这个 19 岁的士兵实现了自己的愿

望——尽管他没能亲手奉上，但被鲜血

染红的日记本和灿然如星的军功章还是

一同被送到了母亲手中。日记本中写给

母亲的诗歌，张扬着军人为祖国而战的

血 性 ，也 充 满 了 儿 子 对 母 亲 的 深 深 眷

念。“当巡逻的脚步送走除夕/妈妈，我送

给您这本日记/孩儿一年的征尘、四季的

足迹/全都忠实地记在这里……我已经

懂得了战士的含义/当还击侵略者的炮

声震撼大地/妈妈，请您不要把孩儿惦

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

心早已溶（融）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

血染战旗”……

习主席在视察烈士生前所在部队

时，专门谈到这首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

诗，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

军人血性。

文山是我的第二故乡，留下了我 10

年军旅生涯的记忆。因此，文山州根据

王建川事迹创作的舞剧《老山颂》排演

时，我受邀成为最早的观众。座谈时，有

人谈舞蹈，有人评音乐，而我依然沉浸于

穿插在剧中的一首首诗歌，并感慨万千

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青春最滚烫的记忆/莫过于凝成热

血中绽放的诗行/生命最豪迈的风姿/莫

过于化作战旗高扬祖国边防……

是的，诗歌离心灵最近，因此，它总

是在用激情撞击着我们的胸膛。

那些与青春一同涌动的诗
■郑蜀炎

秋日暖阳照在某旅营区礼堂。礼

堂内，场景灯转暗，舞台中央的大屏上

亮起字幕，“与英雄同行，我也成了英

雄——‘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与战友

们的青春对话”。屏幕下，8 个弹药箱

分列舞台两侧。这是南部战区陆军文

艺情景课开场的一幕。

近 几 年 ，南 部 战 区 陆 军 根 据“ 排

雷 英 雄 战 士 ”杜 富 国 的 经 历 ，结 合 基

层 官 兵 的 思 想 需 要 ，先 后 推 出《穿 越

时 空 的 对 话》《杜 富 国 浴 火 重 生 青 春

励 志 分 享 会》等 系 列 文 艺 情 景 课 ，让

官兵在走近英雄中受感染、在共情共

鸣中受教育。

“自带‘流量’的教育者能打动人，

更能激励大家照着做。”战区陆军宣传

处领导介绍编创这堂文艺情景课的初

衷。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是

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自成立以来便战

斗在扫雷排爆生死一线，出色完成了边

境扫雷、国际维和等多项任务，先后有 6

人获得荣誉称号，百余人立功受奖。这

些英雄典型就是官兵身边的榜样。让

他们走上舞台与大家分享成长故事，更

能激发大家的奋斗热情。

今年 8 月，编创人员围绕忠诚、使

命 、奉 献 等 话 题 ，深 入 扫 雷 排 爆 大 队

采访，创作了这堂以青春对话为形式

的 文 艺 情 景 课 。 内 容 包 含 该 大 队 官

兵 初 入 雷 场 、战 友 负 伤 、雷 场 遇 险 等

亲身经历。

舞 台 上 ，杜 富 国 与 战 友 们 面 对 面

对话，带领观众走进“维和尖兵”冯俊、

“刀锋勇者”刘泽锋、“雷场大厨”赵清

明、“雷场坦克”丁先庆、“排爆勇士”董

臣江、优秀大学生士兵徐靖等人的心

灵世界，倾听他们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的故事。

“富国，在你受伤之后，其实我曾有

过退伍的想法……”对话会现场，“排爆

勇士”董臣江谈起自己的成长心路。董

臣江还记得那段时间，队里气氛异常压

抑，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大家不仅

担心杜富国的身体状况，还有对进入雷

场扫雷的恐惧。

就在董臣江内心摇摆时，受伤后的

杜富国却在医院追问医生何时能再上

雷场。“我要替富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

使命。”看着英雄空荡荡的袖管，董臣江

在心里暗暗发誓。

走上雷场就意味着直面生死。尽

管董臣江扫雷排爆技术过硬，但在进入

雷 场 前 ，他 还 是 偷 偷 写 下 了 一 份“ 遗

书”，藏在自己的枕头下。

“尊 敬 的 领 导 ，在 我 牺 牲 后 ，请 把

我 的 抚 恤 金 给 我 的 父 母 用 于 他 们 养

老……”当董臣江的这封“遗书”在大

屏幕上展示时，现场不少官兵眼中闪

着泪光。

“在面对生死抉择时，英雄没有选

择逃离，反而逆行冲锋。”为了让这堂文

艺情景课更能打动人心，编创人员多次

与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座谈交流，反复观

看他们执行任务时的视频画面，探寻他

们面对考验时的心灵世界。

“越了解越感动，我们在挖掘与英

雄同行的故事中，深深感受到扫雷排

爆大队官兵的忠诚与奉献。‘与英雄同

行就是与忠诚同行，与使命同行，与奉

献同行’的创作主线就这样确立了。”

编创人员之一的莫斌介绍，“扫雷排爆

大队，已经成为英雄成长的沃土。这

是一个英雄火炬在传递、英雄基因在

赓续的故事。”

中队长刘泽锋带队向险而行的故

事就是其中之一。那是 2021 年 5 月，大

理市青海湖清淤时意外发现了 3枚二战

时期遗留的未爆航弹。弹体锈蚀严重，

一旦触发引信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

想。面对群众的求助，中队长刘泽锋主

动请缨带领 2名作业手进入现场处置。

“我们拿着小铲子一点一点清除淤

泥，连续挖了 3 天，才露出引信和小半

个弹体……”文艺情景课上，刘泽锋讲

起这段经历，朴实的话语仿佛将听众带

到了作业现场。

“扫雷排爆太危险了，他们真的很

伟大。”现场聆听的官兵说。

面对死亡威胁，恐惧害怕是人的本

能，英雄也不例外。副大队长冯俊曾有

一次雷场遇险的经历。

那 一 天 ，大 队 像 往 常 一 样 在 边 境

组 织 扫 雷 作 业 ，中 途 休 息 时 ，冯 俊 刚

刚 坐 下 ，战 友 董 臣 江 突 然 大 喊 让 他

别 动 。

原来冯俊的腿旁有一根细线。他

尽可能稳住身体，双手轻轻扒开覆盖的

落叶，慢慢顺着细线摸索。

“完了，我坐到地雷上了。”摸到屁

股下面的地雷，冯俊一下就明白了其中

的危险。他立即提醒身边战友退到 50

米外的安全区域。

“要是炸了怎么办？”冯俊脑子里一

片混乱。就在此时，战友董臣江穿着防

护服、拿着作业工具，走到他的跟前。

冯俊身下是一颗外军自制地雷，内

部装有 200 克 TNT 炸药，是电起爆的发

火方式。如此近的距离，一旦发生爆

炸，冯俊和董臣江都可能当场身亡。

“剪还是不剪？”望着锈蚀严重的地

雷，董臣江也紧张到极点。

“剪吧，我相信你！”看着一直在纠

结的董臣江，冯俊鼓励道。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

“队长，起来吧，没事了。”看着已经

拆掉引信的地雷，长舒一口气的董臣江

却发现冯俊依旧坐在原地没动。他仔

细看去，才发现冯俊已满头大汗。

那夜，冯俊脑海里不断回想着白天

坐在地雷上的场景，恐惧情绪折磨着

他。“我可能再也上不了雷场了。”想到

这里，冯俊有些难受。

旭日初升，新一天的扫雷作业开始

了。尽管冯俊一夜未眠显得疲惫，但他

毅然选择奔赴雷场继续执行任务。“杜

富国在生死面前选择了‘你退后，让我

来’，作为他的队长，我怎能认怂。”

正是这种“你退后，让我来”精神的

传承，让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在面对生死

考验时，能够始终视使命高于一切，始

终用热血青春践行着“生死雷场何所

惧，铁血丹心耀边疆”的铮铮誓言。

“ 听 完 他 们 的 故 事 很 受 触 动 ，我

要接过英雄的接力棒，跟着他们一起

前 进 。”聆 听 文 艺 情 景 课 的 新 排 长 马

添翼说。

文化虽无声，鼓之似雷霆。在南部

战区陆军系列文艺情景课的激励下，官

兵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氛

围更加浓厚。

与英雄同行
—一堂文艺情景课的回响

■李贝贝 赵文环

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一封书信了。平

日走过小区收发室，我总要浏览一下门

口那块小黑板，看看有无自己收信的通

知，但总是失望。

现在的人似乎越来越懒得写信了。

平时手指一动，手机上打几行字，或电话

放在嘴边，该说的便说了。是呀，随着科

技发展，现在的人都不愿再劳神费力铺

开信纸写信了。

有了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不知怎么，

我却愈发怀念起写信这种“落后”的通信

方式了。过去，写信和收信的那份情愫、

那份欣喜、那份期盼，以及读信时的激

动，现在少有了。

记得当年在西藏当兵时，四周是皑

皑的雪山。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边防战

士心中最期盼的是什么？那就是收到亲

人或朋友的来信！那时，每逢星期六，只

要通信员从山下上来，人还没到山口，大

家就急切地跑了出去，把通信员团团围

住，迫不及待地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收到信的人，有的喜不自禁欢呼雀跃，立

刻撕开信封；有的拿过信来，反复在手中

摩挲，半天还舍不得把信拆开，尽量延长

着收到亲人来信时的那种幸福感。

那信里盛满了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与

牵挂。字里行间，有父母慈祥的身影在

晃动，有妻子孩子温暖的目光在闪烁，有

友人真挚的话语在流淌……

书信，在远离家乡的边防战士心中，

就像是一束赏心悦目的格桑花，让人有

了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慰，从而能更加

坦然地面对艰苦的环境，面对未可预料

的生死考验。

写信和读信，都会让人产生一种难

以言状的幸福感和欣慰感。信中哪怕只

有只言片语，只是一张爱人或孩子的照

片，却浓缩着亲人、友人之间的一种情、

一份爱、一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使人感

到在茫茫人海中，还有人思念着自己，自

己也还有值得思念的人。那感觉，无疑

就像有一缕阳光投射到游子的心田。

当然，如今的通信方式更加直接、快

捷，可这种交流方式，总感觉像一阵风一

样从耳边吹过，过后便不再留下痕迹。

唯有手写的书信，像一瓶醇酒，收藏的时

间越长越珍贵，越能唤起人心灵中最值

得回忆的过去。一封封书信，是人生旅

途上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是亲情、友情的

见证。所以，几十年来，亲人、友人给我

写的那些信，我都舍不得丢弃，而是像宝

贝一样珍藏着。每每翻阅这些信，就能

唤起一段美好的回忆。

盼 望 有 信 来
■舒德骑

彩色精装的连环画《刘胡兰》迎着

款款秋风问世了。这是辽宁美术出版

社今年 8 月出版的诗画新作。作品根

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雅俗共赏的形

式展现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和不朽精

神。

15 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她的英雄事迹，深深影响激励着

亿万中华儿女。1947 年 2 月，山西《晋

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专稿，报道刘胡

兰的英雄事迹，烈士的名字传遍华北大

地。随后，毛泽东主席为她亲笔题写了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8 个大字。因战

争原因，毛主席的题词送达文水县后，

不慎遗失。

1956 年 12 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

出纪念刘胡兰就义 10 周年的决定，同

时 恳 请 毛 主 席 为 刘 胡 兰 重 新 题 词 。

1957 年 1 月 9 日，毛主席为刘胡兰重新

题 写 了“ 生 的 伟 大 死 的 光 荣 ”8 个 大

字，手稿于 1 月 12 日送达刘胡兰烈士的

故乡——文水县云周西村。毛主席为

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题词，是罕

有的。

我把这本新出版的连环画《刘胡

兰》捧在手上，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静

静默想了好一阵子。我小的时候，就看

过《刘胡兰》的书。少年时，老师流着眼

泪给我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那些记忆，

是刻骨铭心的！

“阴暗的天空下，汾水不屈地流向

黄河。民族救亡啊，人民解放啊，燃烧

着奔突的奋进之火。英雄辈出的吕梁

山，有个云周西小小的村落。一个秀美

的名字——刘胡兰，刻进了中华民族英

雄的史册。‘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八个

大字金光闪烁……”这是我为这部作品

开篇写的序诗。

在作品结尾，我写道：“英雄是民

族的脊梁，英雄是永恒的战旗，英雄是

祖国的骄傲，英雄是时代的火炬！让

我们跟随英雄的身影，让我们踏着英

雄的足迹，怀揣英雄的情结，追寻英雄

的魅力。让新时代的太阳，从我们手

上升起；接写英雄的续篇啊，再创英雄

的奇迹！”

我 为 刘 胡 兰 献 诗 ，每 一 章 、每 一

节、每一行，甚至每个字，都灌满了我

对英雄深深的崇敬和浓浓的情意。我

想起今年春天，辽宁美术出版社孙郡

阳副总编向我约写《刘胡兰》诗稿的时

候，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了。我

想，作为党和部队培养起来的作家和

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完

成好这样的作品。

开始创作前，我购买了《刘胡兰传》

等多本相关书籍反复阅读，进一步熟悉

英雄的事迹。我构思着如何完成我的

诗歌创作。在与编辑的反复沟通中，我

们一步步推进创作思想、生活深度和历

史事实的精准性。那些日子，我沉浸在

这本书的绘画作者孟庆江生动传神的

画作中，我的激情强烈迸发，最终完成

了这本书的诗歌创作。

我希望这本书能进入更多读者的

视野，希望我们的青年官兵，继承英雄

血脉，赓续红色基因，在青春岁月就立

志献身给强国强军的宏伟事业。

我
为
《
刘
胡
兰
》
献
诗

■
胡
世
宗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海军士官学校组织军事技能对抗赛的场景。我采

用长焦镜头、高速快门的拍摄手法，以二分构图法，定格了军士学员参与舢

板竞速赛的场景。学员们比胆魄、拼耐力，练战术、强协同，展现出顽强的

战斗作风。

开桨竞逐
倪 帅图/文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阅 图

剑 花

作家作品

活力军营


